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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肖斌

有人戏言，上一次看
到这么多高专业水准的外
国年轻人在台上竞技，还
是 在 《汉 语 桥》； 这 一
次，是在 8 月 14 日开播的

《这！就是街舞 4》（以下
简称《这街4》）。

《这 ！就 是 街 舞》自
2018 年开播，前三季的豆
瓣 评 分 保 持 在 8.6、8.8、
8.4，在“综 N 代”容易一代
不如一代的魔咒下，保持
着水准和口碑。但街舞综
艺还能怎么玩，依然是观
众在每季结束后的好奇。

《这街 4》回来了，街舞依
然是街舞，但我们看到了
一个更大的舞台。

《这 街 4》首 次 中 外
“融合”，开启了“国际精英
挑战赛”的新模式。此前三
季也有外国选手，但只是
几个人各跳各的；这一季，
来自瑞士、法国、越南等国
家的舞者纷纷加入，首先
在国别做到了国际化，更
重要的是，选手们真正做
到了“同台”。

全新改革后的赛制，
也在为“融合”这个主题服
务。第一阶段“初见面”，无
论是谁，都先来展现下自
己的风格和水平，大家互
相“认识认识”；第二阶段
有个有趣的环节——“中
文歌”，每个小组都要表演
一个中文歌的作品，这就
需要中国舞者向外国舞者
解释这首歌曲的含义，理
解之后才能谈如何用舞蹈
诠释——看到这里，有没
有 大 学 课 堂 分 小 组 做
presentation 的即视感；第
二阶段只是初融合，到了
第三阶段，已经正式成队
的选手们，就将面对一次
又一次的融合任务。

《这街 4》导演陆伟说，最终总决赛想要呈现
的并不是一个人的冠军，而是一个跨越国界的世
界街舞联队；更希望在比赛结束后，这些舞者回到
他们的国家，传播这次经历，几年后，也许就会有
更多年轻舞者源源不断地再来参加下一季节目。

《这！就是街舞》前三季曾在欧洲、美国、马来
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播出，而《这街 4》一上
线，就推出了 9 种语言字幕。作为舶来品的街舞，
在中国不仅蓬勃发展，还逐渐成为新的文化策源
地，反向输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街 4》不仅
是“出海”，它想在“海上”。

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撞和“反差萌”，曾经是综
艺节目的一个重要看点。外国选手或嘉宾的加入，
往往承担这几种功能：以外国人的身份，带来鲜活
的视野和观点，使节目在讲述异域、谈论中国时，
更具可信度和趣味性，比如《世界青年说》《非正式
会谈》；以会说中文的外国人的身份，使节目呈现
出多元文化的气氛；而如果参加节目的全是高专
业水准的外国人，那就可能是一档目的明确的节
目，比如《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所以，在很多综艺节目中，外国人最重要的
特征是“外国”，他们或者以一个群体的形式出
现，或者站在中国选手的对面，并不存在孰高孰
低的评价，只是，在国别之间、文化与文化之
间，泾渭分明。

《这街 4》 可能是个新的开始。人数不必多
说，赛制多有创新，外国选手的专业水准也是这
些年来最高的。法国的 popping （震感舞） 舞者
Nelson，拿过三届JD Popping组全球总冠军；两
支殿堂级 Locking （锁舞） 双人组合——Hilty
& Bosch （HB 组合）、Gogo Brothers，均以选手
身份参赛。一个细节，Gogo Brothers 的父亲
Tony Gogo，就是锁舞舞种的创始人之一，他也
以评委身份列席。

事实上，无论对于节目创作者、选手，还是
观众，“平视”是最佳的视角。竞技综艺当然有
竞争，但竞争不是征服，不是一种文化超越另一
种文化，而是两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就像陆伟
说的，自己不会刻意强调这个选手是哪个国家
的，或者特别指出这个舞种哪个国家最厉害，这
不是节目要表达的。舞蹈没有国界，只是在不同
文化下发展出不同分支，而在 《这街 4》 的舞台
上，它们“重逢”了。

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该是“各美其美，美人之
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如果让《这街4》来具体表
现这句话，观众看到的就是，中国提供了一个舞台，
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选手们，来参加街舞比赛，独
舞之后又组成舞队，这个过程中还吃着四川火锅唱
着中文歌，最终携手走向新的进步，下回再来！

或许下一季，以上种种都已不是“新闻”，而成
常态，那就将会是综艺节目的新高度，更是文化

“出海”的新航道。

看外国人来中国跳街舞

，平视是最佳视角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90 后女孩杨荟琰想起 2019 年 8 月初的那个午

后，在北京文艺青年汇聚的艺术街区 798，她为了看

一个由某著名互动艺术团队打造的光影艺术展，花

了一百大几十的票价，单程一个小时的路程，户外

排 了 几 十 分 钟 的 队 ，最 后 在 展 厅 里 只 待 了 一 个 小

时。“现场效果和宣传照有很大出入。照片上像是爱

丽丝漫游仙境，现场像去了趟菜市场。人太多了，啥

情操也没陶冶到，只看了个热闹。”

当然，也有美好的回忆。杨荟琰在故宫博物院

看过互动艺术展《清明上河图 3.0》，观众以第一人称

体 验 北 宋 都 城 汴 京 的 烟 火 百 态 ，成 为 长 卷 中 的 人

物，让人看完后许久念念不忘。

看展，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的重要生活方式之

一，沉浸式展览近年则成为“网红”——在一个“黑

屋子”里，运用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和互动体验，让

观众“沉浸”其中。随着沉浸式展览越来越多，也有

人提出困惑：展览真的能让人“沉浸”吗？观众是来

拍照还是来看展的？

追逐文化流行，不忘文脉根基

“在内容方面，我希望看到动漫类的，比如哆啦

A 梦、龙猫，还有高品质的文物展。在技术层面，希望

沉浸式展览能够布景精致、投影清晰、有良好接待

能力。”杨荟琰说，自己去看沉浸式展览，期待的是

让身心放松的愉悦环境，同时能学到知识。

杨 荟 琰 的 想 法 ，代 表 了 大 多 数 普 通 观 众 的 心

声，所谓“寓教于乐”。

在搜索引擎键入“沉浸式展览”，近日正在展出

的就有《你，我的缪斯》《遇见敦煌·光影艺术展》等

多个大型展览。

《遇见敦煌》由原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常沙娜担任

艺术顾问，她自幼随父亲常书鸿在敦煌临摹壁画，致

力于将古代壁画的传统图案与现代设计结合。在她看

来，艺术与科技结合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可以快速地

让更多人了解丰富的文化，光影艺术展，就是一种新

的实验与实践。但常沙娜同时强调，“在追逐文化流行

的同时，我们不要忘记文脉的根基”。

在这个展览中，取自敦煌石窟《鹿王本生图》的

灵 感 ，以 动 画 重 新 演 绎 了 九 色 鹿 勇 救 落 水 人 的 故

事；近乎实际尺寸大小的敦煌造像、壁画，通过光影

展现；贯穿展览的音乐，使用了琵琶、箜篌、筚篥、鼓

等与敦煌匹配的乐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奚牧凉发现，近

年来用声光电打造的沉浸式展览越来越多，也经常

和博物馆形成互动，比如湖南省博的马王堆汉墓投

影，现代光影技术仿佛让观众重回 2200 多年前辛追

下葬的那一天，“这肯定是一个好事儿，观众看完之

后能有更全面、更立体、更直观的感受”。

在奚牧凉看来，参观沉浸式展览就像看一个演

出，有特定的参观流程，一个一个场景地看下去；也

像是一种大众文化的快消品，给人带来更明确更强

烈的刺激。“去博物馆看一个展览，需要你有意愿主

动去学习；去体验一个沉浸式展览，相对轻松。当观

众更舒服地接受了沉浸式展览的预设后，还能不能

独立思考，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有的是“幻灯片展”，有的能让人
“惊心动魄”

马昕创办的公司，在国内较早开始做沉浸式展

览，在他的观察中，大约从 2016 年、2017 年开始，沉

浸式展览呈现一个绝对上升的趋势，当时一个莫奈

的展览曾引发观者如堵。

“沉浸式展览，从技术上来说是用数字的方式

来呈现，这种形态此前在商业领域应用较多，比如

车展、数码产品发布。当技术和艺术结合，一种新的

展览形态就诞生了。”马昕说。沉浸式展览刚在国内

出现时，观众都感觉特别新鲜：过去看展约等于盯

着一幅作品或者一件物品看；现在，观众置身于一

个更大的场景中，周遭的一切都“动”了起来，还有

音乐，甚至还有气味，带来全方位的感受，“一个好

的沉浸式展览能让人‘惊心动魄’”。

有需求就有供给，于是从 2018 年开始，沉浸式展

览如雨后春笋，尤其在北京上海等年轻人文化生活活

跃的一线城市。“质量可以说参差不齐，有的展览根本

谈不上沉浸，就是一个‘幻灯片展’。”马昕说。

2018 年，马昕做了一个沉浸式展览《你，我的缪

斯——从梵高到马蒂斯》，呈现的是从梵高到马蒂

斯的百年经典画作，视觉上，达到裸眼 3D 的效果，

策展上，每个艺术家匹配独立的音乐，每个空间有

自己的故事和气味。这个系列已经成为 IP，迄今已

经做了 14 位艺术家的展览。

“随着看过的沉浸式展览越来越多，观众自然

开始明白，什么是好的展览，不好的自然会被市场

淘汰。”马昕说，2020 年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线下展览一度停滞，但对艺术创作者来说，也是

静下来思考沉淀的机会。

马昕认为，一个好的沉浸式展览，除去 IP 这个

观众各有所爱的软性因素，还需要符合一些硬性条

件：其一，一个封闭的、暗场的大型展厅，为展览提

供物理空间；其二，一套好的投影设备，为光影效果

提供技术保障。“作为与科技密切相关的展陈方式，

必须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

拍照成为观展的程序之一？

在年轻人聚集的问答社区知乎上，有人提问，“从

‘禁止拍照’到策展时就已设置好‘网红拍照点’，展览

的角色在发生着怎样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沉浸

式展览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种转变。比如，在 798 的

那个展览上，杨荟琰发现，“大部分人去是为了拍照，

现场看到许多穿着各种奇装异服自拍的”。

“了不起的苏小姐”在这个问题下回答，其实一

些“网红”展览并不能算艺术展，既无主题也无艺术

家 ，展 览 存 在 的 意 义 就 是 给 人 提 供 拍 照 的 彩 色 布

景。而这也并不是中国才有的文化现象。在美国，从

2015 年开始，一些大城市就出现了一批批 Instagram
的拍照圣地，不仅门票价格不菲，门口还常常排队，

“这类沉浸式展览，实际上属于娱乐场所”。

也许与拍照相比，更让观众不舒服的观展体

验是：人太多、太闹！此前，一个梵高艺术的沉

浸式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用影像技术还

原梵高 200 多幅画作。然而，现场引导欠佳、拍照

的人原地不走、孩子追逐打闹⋯⋯这都让奚牧凉

觉得沉浸感大大受挫。

马昕觉得，拍照并非坏事。以前人们觉得博物

馆、美术馆是“高大上”的地方，沉浸式展览的出现，

让人们感知艺术的门槛降低，把本来在馆外徘徊的

一部分人吸引进馆。

“中国的观展市场近几年刚刚起步，观众去看

展后，拍照发朋友圈成为必须要做的事。人们在社

交媒体上立一个爱看展览的人设，至少说明他们觉

得这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马昕说，“换个角度，

看艺术展览能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生活方式，这是一

件好事。发朋友圈的时候，得想文案吧，那就得去了

解下这个展览的内涵、这个艺术家的故事，这就自

然而然开始接受文化的熏陶了。”

作为策展方，马昕坦言，其实沉浸式展览在设计

之初，就会有意识地为观众提供拍照的便利，比如，设

置一些打卡场景，在宣传时还会教你如何拍照好看，

“从传播的角度，观众分享照片，即是对展览的宣传，

而且互动本身也是沉浸式展览很重要的一部分”。

“有的沉浸式展览的确很适合拍照，但这不是

展览最终的追求。我们依然希望观众进来这个‘黑

屋子’后，能和艺术家有灵魂的交流。”马昕说。

拍照还是看展？沉浸式展览让你沉浸了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每一张造价表，都是一张关系表。”

“造价表的干净就是工程的干净。”

“人情世故，是非对错，一定是相悖的改变吗？造

价的干净，是否真的与人情世故相背离？”

由刘进执导，孙俪、赵又廷领衔主演的现实主义

职场话题剧《理想之城》正在播出。在这部剧中，既

有“老江湖”对“小萌新”的碾压，也有“老狐狸”与

“小狐狸”的过招，更有“明规则”与“潜规则”的对抗。

《理想之城》导演刘进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专访时说，当初他看到这个故事，觉得有点像“现

代版的《白鹿原》”。

在《理想之城》中，赢海集团暗流涌动，从上到

下，自董事长到职场新人，不同的高度，不同的角度，

每个人不但看到的风景不同，而且得出的结论也大

相径庭。

“到这个岁数，我会对生活有很多反思，很多事

情不是非黑即白，很多人也不是单纯的好人坏人，这

个故事满足了我自己的表达欲。我拍《理想之城》，也

是想唤醒更多人‘睡着的理想’。”

刘进感慨：“大多数人在少不更事涉世未深的时

候，都是满怀理想的，但有多少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

初心，丢掉了理想呢？理想是怎么丢掉的呢？什么时

候丢掉的呢？”

看过《理想之城》的观众，如果能问问自己这些

问题，他就满足了，就觉得这个戏没白拍。

“你我都在放弃中变得平庸。”刘进说。

中青报·中青网：你对塑造这个故事有哪些构想？
刘进：首先是真实。当时我给自己定的基调就是

必须“高度还原”。我们可以有我们的美感，但它一定

是符合行业属性的。在造型这部分，我觉得苏筱这个

角色，应该是放到人堆里“被淹没”的，而不是说“她

是演员”。

其次是置景。剧中，像“天成建筑”是一家粗放经

营、经营不善的公司，所以它很老旧，呈现出一种陈

旧感，有上世纪 90 年代的感觉。它原本不是一个很

有活力的公司，等到苏筱来了以后，才改变了气象。

“天成建筑”整个光就会布得比较暗一点，除了

呈现老旧感，还有一种压抑的气氛，这也是因为苏筱

在“天成”时，正是她的至暗时刻。“天科建筑”因为有

夏明，公司经营得好，所以风格偏现代、偏年轻一点，

整个环境比天成好一些。再到“总公司”时置景添加

了实木元素，以营造出大气稳重的感觉。

中青报·中青网：《理想之城》中女主不化妆，穿
冲锋衣，背双肩包，这也是出于真实感的考虑吗？

刘进：我们戏中演员的妆很淡很淡，基本上不化

妆。真正工作在造价行业的人，有几个化妆的？天天

跑工地，不需要化妆。

现在很多人已经被“美图”“美颜”彻底征服了，

连照相都得美化一下，已经看不到真实的自己了，更

看不到真实的社会。拍《理想之城》我就特别要求，尽

量去还原真实，现实主义首先要“写实”。

《理想之城》播出后，我看到有人说女主角“衣服

好土啊”，这也很让我苦恼——作为演员其实都是脆

弱的，女孩子都是要美的。孙俪这个演员令人敬佩之

处在于，她服从戏的感觉，她是“走人物”的，她相信

人物、相信戏剧。孙俪说：“我不好看没有问题，因为

我演的是角色，我塑造的是角色。”这一点我特别喜

欢她，也特别尊重她。

好的演员叫塑造，跟偶像不一样。孙俪是好演

员，是真正的演员，她是在塑造角色，让观众忘掉孙

俪，记住《理想之城》的“苏筱”。

中青报·中青网：以往观众对都市职场剧的印象
更多是光鲜、精致的。

刘进：对。现在大家经常说“悬浮”这个词，说一

些影视剧拍的不是真实生活。我认为，每个行业都有

自己的属性，比如投行，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是这

个社会中不只有这些光鲜亮丽高收入人群，还有普普

通通过日子、上下班的上班族，咱们随便到地铁里、公

交车上都可以看到，大部分老百姓就是很朴实的。

中青报·中青网：以女性视角拍职场剧是怎样一
种体验？

刘进：我倒没有考虑女性视角的问题。现在我们

都说社会平等，也就是男女平权，在企业里女性一样

可以做董事长。社会层面，大家对女性的理解还是存

在一种误区，比如后面剧情里汪明宇会说：“女的一

天到晚就会唧唧歪歪的，没完没了、啰哩啰嗦。”这就

是他对女性的一种误解。现在社会很多男性，对女性

不是没有误解。

中青报·中青网：建筑造价师在影视剧中算“冷
门”角色，如何平衡这部戏的行业专业感与艺术创作？

刘进：《理想之城》的剧本做了很多年，我拿到剧

本的时候，已经很成熟了，它在专业性上控制得很

好。作为一部现代戏，要折射人心、折射社会；而职场

剧所有的故事要围绕一个行业展开，这是你职业的

地方，所以你要对这个行业非常熟悉。我们拍摄的时

候，组里一直有行业顾问，每一个道具怎么做？图纸

是什么样的？所有的事件都有依据。懂行的挑不出毛

病，大家对这个行业有兴趣可以继续研究，但是我们

也不负责把这个行业介绍得多么清楚，一部行业剧

毕竟不是纪录片、科教片。

中青报·中青网：孙俪饰演的苏筱，一直坚韧前
行。她身上那种职场打拼态度是你想表达的吗？

刘进：一个人想坚持想要的东西是很难的，不是

说喊个口号就可以。你想坚持下来，真是要非常有韧

性、非常努力地工作。你非常优秀，才会被发现，这也

是我自己的人生感悟，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路径。苏筱

一次一次被打趴下，一次一次站起来。有一场戏，是

苏筱洗碗，看到一个小虫子挣扎在漩涡的边缘，一次

一次要被水冲下去却显得特别顽强，始终拼命想办

法逃生，后来苏筱把虫子捞出来放了。那一刻，苏筱

跟小虫子的互动，代表了在大城市里漂泊的很多人，

他们都是在挣扎。

中青报·中青网：职场剧具备哪些要素和特质，
才能让当下的观众共情？

刘进：创作者要让所有的角色跟观众有互动、有

共情，让观众有代入感，这是很重要的；同时，职场剧

要有真实感。在生活中，大家只能看见自己，看不见

别人。《理想之城》展现了一个“上帝视角”，可以让观

众在剧中“看到自己”的同时，也看到别人。

有一句话叫“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我偏爱

写实的题材，也是想在这方面有所表达，我觉得电视

剧创作者，从事的是作用于人类灵魂的工作，应该要

认认真真地下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努力创作更多

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

导演刘进：我拍《理想之城》，是想唤醒更多人“睡着的理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孙俪又演职场剧了。

一 年 前 的《安 家》，孙 俪 演 绎 了“ 卖 房 子 的 女

人”——房地产经理房似锦。一年后，她的新角色，又

和房子有关系。

《理想之城》中，孙俪饰演沪漂造价师苏筱。苏筱

追求完美，专业能力极强，却因为一场工程事故背了

黑锅，陷入职业生涯低谷。残酷的“现实”一次次向她

的“理想世界”宣战，苏筱坚持要用行动踏出一条干

净的理想之路。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孙俪说，《理

想之城》开拍前，她曾问过自己：“两个角色会不会让

观众感觉类型相同？”她很快找到了答案：“房似锦比

苏筱苦得多。苏筱从小在充满爱的环境里长大，很有

安全感，做事有信念感，而房似锦独自打拼背后没有

支撑，没有家庭爱的底色。”

在《安家》中，孙俪的形象是坐门店狼吞虎咽喝

豆浆吃肉包、习惯双手插兜，仿佛“从头到尾两套西

装”；《理想之城》开播后，观众看到了一个更颠覆想

象的“素颜大女主”：不化妆、冲锋衣、双肩包。

这样的角色造型是高度贴合真实生活的：“苏筱

的工作不用天天坐办公室，很多时候，她要跑工地，

戴安全帽。所以，做这份工作的人，经常穿户外服，而

且因为经常熬夜加班，她没有太多时间关注自己的

外形。”

《理想之城》不仅表现了人性坚韧美好的一面，

更揭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职场内幕。

“我有时候会跟苏筱一样，向自己提问。就像苏

筱后半段有一场戏是问爸爸，如果在追求理想的过

程中丢失了自己，那还叫成功吗？”苏筱在很多时候

会在“坚持还是放弃”之间徘徊，但她始终坚持自己

的理念——“造价表的干净就是工程的干净”。

通过拍摄《理想之城》，孙俪发现“不能一味追求

角色外形上的好看，就像我挑剧本一样，现在更多追

求这部戏会给我的精神领域带来什么”。

“有场戏，苏筱转正后，跟闺蜜吴红玫撒疯、喝

酒、跳舞、啃鸭脖，在露台上大喊大叫。这场戏，我来

回看了十遍，配乐特别好，场面特别激动人心。第一

次看完样片后，我把剧里的配乐《追梦赤子心》和《火

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来回听了两三天。”

《理想之城》导演刘进追求写实化拍摄风格。“一

开始导演就跟我讲不要化妆，他恨不得连粉底都不

要打”。

孙俪后来感叹，应该听导演的，不要打粉底。“现

在的电视剧太高清了，有时候把片子放到大屏幕上

看自己，我还能看到粉底的颗粒。我跟同事说，下一

次再拍特别接地气的戏，如果需要我不化妆，我真的

不打粉底，我需要更真实的状态”。

有一次，孙俪穿了件非常普通的衣服，但因为袖

子是红色的，就被导演要求换掉，“他说颜色太艳了，

他要把苏筱‘埋’在办公室里，不能有主角光环”。

后来，孙俪主动和化妆师沟通更“素”的造型。

“这场戏之前苏筱刚熬了个大夜，头发给我弄乱一

点，黑眼圈不要补，痘印也不要遮。”

大家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为角色服务。“当你

看到她的身、形、心都是合一的，这才是完整的人物”。

对于其他人经常评价自己“孙一条”（指拍戏一

条过），孙俪坦陈，她并不喜欢这个评价，或者导演只

给自己“一条”的时间。

孙俪也不喜欢别人叫自己“孙一条”，因为好戏是

需要去磨的，就像糙米脱壳，把身上的棱角和“孙俪的

想法”磨掉，才能变成精致的大米，真正成为剧中人。

《理想之城》这部剧的片头字，是孙俪写的。“我开

工之前除了运动还要再写两个字，运动是打开身体，

写字是安心，能让自己非常安静、安稳、安定地去做一

天的工作。只有安静时候，才是力量最大的时候”。

谈起自己理想的生活，孙俪表示，就是现在这

样，有家、有爱、有工作。“有爱，让你在任何时候都可

以抵挡困难”。

孙俪：埋在办公室里的“大女主”
好戏是需要去磨的，就像糙米

脱壳，把身上的棱角和“孙俪的想
法”磨掉，才能变成精致的大米，真
正成为剧中人。

在一个“黑屋子”里，运用声光
电等多媒体手段和互动体验，让观
众“沉浸”其中。随着沉浸式展览越
来越多，有人困惑：从“禁止拍照”
到策展时就已设置好“网红拍照
点”，展览的角色在发生着怎样的
改变？

《这街 4》回来了，街舞依然是街
舞，但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大的舞台。
作为舶来品的街舞，在中国不仅蓬
勃发展，还逐渐成为新的文化策源
地，反向输出。

法国选手布布在《这！就是街舞 4》跳中国传统名曲《金

蛇狂舞》

北京，《遇见敦煌· 光影艺术展》展厅内。 视觉中国供图

在这部剧中，既有“老江湖”对
“小萌新”的碾压，也有“老狐狸”与
“小狐狸”的过招，更有“明规则”与
“潜规则”的对抗。导演刘进说，有点
像现代版的《白鹿原》。

导演刘进《理想之城》导演刘进和演员孙俪在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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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之城》剧照


